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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 2.0 的施政逻辑与对华政策 *

   宫小飞

〔提   要〕特朗普再度执政后，推出一系列激进的保守主义新政，以

前所未有的态势重塑美国内政外交的基本框架。新政是特朗普从右翼民

粹主义视角出发，为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而开出的“药方”，旨在

重塑利益在不同群体、种族和国家间的分配，对内排斥少数族裔、非法

移民和边缘群体，维护白人群体的利益诉求；对外逼迫盟友和贸易伙伴

对美国让利，打造更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经贸和安全新格局。新政在目标

和手段上显露出诸多内在矛盾，且面临民主党和自由派掣肘、国内经济

形势和基本盘选民反应约束、国际社会抵制等多重障碍，实施进程面临

巨大挑战。在右翼民粹主义理念驱动下，特朗普 2.0 在坚持本土优先的

同时推行对华战略竞争，谋求重构中美经贸和供应链关系，加强对华高

技术封锁，继续对华地缘政治施压，但较第一任期展现出更强的灵活性

和交易性特征。特朗普新政通过鼓吹身份政治和民族矛盾来解决美国自

身问题，这种转嫁危机的策略非但不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反将加快

美国的衰落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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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 月特朗普再度执政后，推出一系列激进的保守主义新政，推动

美国政治与社会加速右转，对战后美国主导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造成颠

覆式冲击。在对华政策方面，特朗普 2.0 延续对华战略竞争，在经贸和供应

链领域对华施加更大压力，对中美关系稳定构成新一轮挑战。在此种危机情

势下，系统梳理特朗普 2.0 的新政举措，分析其施政逻辑、内在张力及实施

阻力，对认清特朗普新政本质及研判美国对华政策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一、特朗普 2.0 新政的主要内容

特朗普再度执政以来，推行一系列激进的保守主义新政，重塑美国内外

政策基本框架，触及美国深层次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

（一）减少干预的经济政策

特朗普 2.0 力图通过减税、削减支出和放松能源管制等方式减少对经济

的干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使用“3-3-3”计划概括特朗普政府的国内经济

政策，即通过放松监管实现 3% 的经济增长、将财政赤字率降至 3%、到 2028

年每天增产300万桶石油。[1] 在减税方面，2025年 7月 4日，特朗普签署《大

而美法》（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将 2017 年《减税和就业法》中

针对企业和个人的减税条款永久化，使其在 2025 年底到期后能够继续生效；

削减小费税和加班税；扩展企业所得税的抵扣范围。[2] 在削减支出方面，特

朗普设立政府效率部，负责放松监管和削减支出，该机构在成立之初制定了

每年至少削减 5000 亿美元联邦支出的目标。[3]《大而美法》大幅削减联邦社

会福利支出，提高获取医疗和食品补助的门槛，预估将分别削减 7000 亿美元

[1]　“Treasury Secretary Nominee Scott Bessent’s ‘3-3-3’ plan: What to Know,” November 25, 
2024, https://www.foxbusiness.com/politics/treasury-secretary-nominee-scott-bessents-3-3-3-plan-
what-know.

[2]　“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 U.S. Congress, July 4, 2025, https://www.congress.gov/
bill/119th-congress/house-bill/1/text.

[3]　“Elon Musk and Vivek Ramaswamy: The DOGE Plan to Reform Government,” November 
20, 2024, https://www.wsj.com/opinion/musk-and-ramaswamy-the-doge-plan-to-reform-government-
supreme-court-guidance-end-executive-power-grab-fa51c020?mod=opinion_trendingnow_article_po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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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800 亿美元的联邦支出。[1] 在放松能源管制方面，特朗普在就职当天便签

署多项行政令宣布“国家能源紧急状态”，鼓励对石油、天然气、煤炭等传

统能源的开发利用。

（二）保守主义的社会政策

限制移民是特朗普 2.0 新政的优先议题。特朗普执政后，推动旨在打击

非法移民犯罪的《莱肯·莱利法案》落地，签署了保护各州免受入侵、保卫

边境等10余项关涉移民的行政令，并在《大而美法》中嵌入多项反移民举措，

多管齐下收紧移民政策。一是加强边境管控。特朗普指示美国军队协助国土

安全部维护南部边境安全，阻止非法移民从南部边境进入美国。[2] 二是加大

驱逐非法移民力度。扩大执法权限，特朗普批准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

在学校、教堂等“敏感区域”抓捕非法移民，要求司法部、国防部等机构配

合 ICE 执法；加大拨款力度，《大而美法》拨款 1500 亿美元用于驱逐非法移

民、建设边境墙、扩建拘留设施等；鼓励自愿离境，美国国土安全部推出“返

乡计划”，为自行离境的非法移民提供离境协助和津贴。[3] 三是收紧合法移

民接收政策。特朗普恢复“留在墨西哥”政策，要求寻求庇护的移民在美国

移民法庭审理前留在墨西哥等待案件处理；签署行政令，废除非法移民及合

法临时居留者在美出生子女的“出生公民权”。四是增加移民美国的成本。《大

而美法》新增或提高多项移民相关手续费用，包括新增100美元庇护申请费、

5000 美元非法入境被捕费、550 美元首次办理工作许可的申请费等。[4]

“反觉醒运动”是特朗普社会政策的另一项重要内容。特朗普主张保守

[1]　U.S.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Dynamic Analysis of Changes to the 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 (SNAP) in H.R. 1,” June 2025, https://www.cbo.gov/system/files/2025-
06/61505-SNAP.pdf.

[2]　The White House, “Declaring a National Emergency at the Southern Border of the United 
States,” January 20,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declaring-a-
national-emergency-at-the-southern- border-of-the-united-states/.

[3]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CBP Home: Assistance to Voluntarily Self 
Deport,” https://www.dhs. gov/cbphome.

[4]　“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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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和家庭理念，在美国掀起一场旨在反对“多元、公平和包容”（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 DEI）的“反觉醒行动”。一是捍卫基督教价值观，

打击跨性别意识形态。特朗普签署多项行政令，设立白宫信仰办公室、宗教

自由委员会，保护基督徒及其宗教信仰免受歧视。特朗普打击跨性别意识形

态，宣布美国政府只承认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别，禁止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女子

体育竞赛，将跨性别者驱逐出美国军队。二是取消对边缘群体的特殊性政策。

特朗普签署多项行政令，要求建立以能力和绩效为标准的考核评价体系，取

消在教育、就业和晋升过程中给予少数族裔和性少数群体的特殊性照顾。[1]

三是建立促进美国传统价值观的教育体系，停止向继续实施 DEI 项目的学校

提供联邦资助。[2]

（三）“小政府”的机构精简政策

特朗普 2.0 以“削减开支”“提升效率”为名，对美国联邦政府体系进

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裁减了一大批联邦机构。这些机构主要包括三类：一是

与国家安全、对外援助和对外宣传相关的联邦机构。特朗普裁撤了负责实施

对外援助的美国国际开发署；裁减国务院 15% 的工作人员，撤销或重组其数

百个国内办事机构；[3] 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雇员人数从 300 余人削减至

约 150 人；裁撤统筹“美国之音”等多个“外宣喉舌”的美国国际媒体署。

二是落实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联邦机构。特朗普宣布裁撤旨在推进 DEI 项目

的首席多元化官员执行委员会、商务部少数族裔商业发展局、国务院多元化

与包容性办公室、全球妇女问题办公室等。三是偏向民主党意识形态的联邦

机构。由于对气候变化问题持消极立场，特朗普政府大规模裁减了美国环境

[1]　The White House, “Ending Radical and Wasteful Government DEI Programs and 
Preferencing,” January 20,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ending-
radical-and-wasteful-government-dei-prog rams-and-preferencing/.

[2]　The White House, “Ending Radical Indoctrination in K-12 Schooling,” January 29,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ending-radical-indoctrination-in-k-12-
schooling/.

[3]　“US State Department Announces Plan to Lay Off Nearly 15% of Its Domestic Staff,” July 
10, 2025,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5/jul/10/state-department-layoffs-rif-tr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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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署的员工，削减对国家卫生研究院、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等机构的拨款。

为配合其福利削减政策，特朗普政府裁减美国社区发展金融机构基金、美国

无家可归问题机构间理事会等福利机构。[1] 为配合其放松管制政策，特朗普

计划裁减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等金

融监管机构。[2]

（四）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

与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 2.0 的贸易政策更加激进，加征关税幅度更大，

针对目标范围更广。特朗普已经实施的保护性关税政策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对汽车、钢铝、铜半成品、药品等特定产品征收行业关税。二是以芬太尼、

移民等议题等为由，对加拿大、墨西哥、中国等特定国家加征关税。三是对

57 个主要贸易伙伴加征 11% ～ 49% 的“对等关税”，其中对中国加征的关税

税率为 34%。[3] 四是对除上述 57 个贸易伙伴外的其他贸易伙伴加征 10% 的普

遍基准关税。中国从维护自身正当利益出发对美国进行反制，遭到特朗普政

府癫狂式的关税报复，一度将对华关税加征至 145%。

自 2025 年 5 月以来，为减轻激进关税政策面临的内外阻力，特朗普调

整了关税推进策略。一方面，特朗普暂缓推进部分“对等关税”，与主要贸

易伙伴进行一对一的贸易谈判，视情况对谈判对象提出差异化的谈判条件。

中国是特朗普贸易谈判的重点对象。5 月，中美在日内瓦达成阶段性贸易协

议，美国取消对华加征的部分关税，暂缓实施 24% 的“对等关税”90 天，保

[1]   The White House, “Continuing the Reduction of the Federal Bureaucracy,” March 14, 
2025, https://www.whitehouse. 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3/continuing-the-reduction-of-the-
federal-bureaucracy/.

[2]　“Trump Cuts Thousands of Wall Street Cops While Markets Swing,” May 8, 2025, https://
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5-05-07/trump-s-layoffs-cut-more-than-2-300-from-us-bank-
and-markets-regulators.

[3]　The White House, “Regulating Imports With a Reciprocal Tariff to Rectify Trade Practices 
that Contribute to Large and Persistent Annual United States Goods Trade Deficits,” April 2,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4/regulating-imports-with-a-reciprocal-
tariff-to-rectify-trade-practices-that-contribute-to-large-and-persistent-annual-united-states-goods-
trade-defic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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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20% 的“芬太尼关税”和 10% 的“对等关税”。[1]10 月，中美吉隆坡经贸

磋商达成联合安排，美国将对华“芬太尼关税”降至10%，暂缓实施24%的“对

等关税”一年，中国也相应调整针对美方上述关税的反制措施。[2] 另一方面，

除推进国别关税谈判外，特朗普政府援引 1962 年《贸易扩展法》第 232 条，

加大对特定行业的加税力度，以减少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

加征关税面临的司法阻力。

（五）“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    

特朗普2.0“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着眼国内，重视现实收益和军事力量，

表现出整体收缩和局部扩张的复合型特征。

一方面，坚持国内优先，在国际责任、对外干预和武力使用上秉持审慎

立场，总体上呈现较强的收缩性和内向性特征。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以来，

已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等多个国际条约或组织。在国际安全方面，特朗普不愿美国扮演“世

界警察”角色，尝试从热点问题中抽身，一度撇下欧洲单独与俄罗斯缓和关系，

以极限施压方式胁迫乌克兰和俄罗斯回到谈判桌前。在盟友关系方面，特朗

普指责盟友“搭美国便车”，要求以公平为原则重新划分与盟友之间的防务

责任，甚至以退出联盟为筹码胁迫盟友提高防务责任。在美国的压力下，北

约同意在 2035 年前将国防开支占成员国 GDP 比例提高至 5%，其中 3.5% 用于

核心军费支出。[3] 在国防战略布局上，特朗普聚焦本土防御，斥巨资打造旨

在保护美国本土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反映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收缩性特征。

另一方面，坚持实力优先，表现出浓厚的单边主义色彩，在亚太和美洲

等地区呈现扩张性和冒险性特征。在亚太地区，特朗普政府继续强化美国前

[1]　《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中国政府网，2025 年 5 月 12 日，https://www.
gov.cn/yaowen/liebiao/ 202505/content_7023399.htm。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美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答记者问》，2025年10月30日，

https://www.mofcom. gov.cn/syxwfb/art/2025/art_e8453c07ce374814ba65bdb6ff5813c4.html。
[3]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Defence Expenditures and NATO’s 5% 

Commitment,” June 27, 2025,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topics_491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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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军事部署，推进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加快与日本、菲律宾等

关键地区盟友之间的军事合作，试图打造所谓“印太威慑计划”。[1]在美洲地区，

特朗普发表“夺取巴拿马运河”“控制格陵兰岛”“吞并加拿大”等出格言

论；以打击贩毒集团为由加大对委内瑞拉的威慑力度；借移民和芬太尼问题

向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关税。特朗普将美国国防部更名为战争部，大幅度提

高 2026 财年国防预算，集中体现其“以实力求和平”的理念。

二、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施政逻辑

特朗普新政根植于特朗普右翼民粹主义的世界观。右翼民粹主义是民粹

主义和保守政治糅合的产物，除了具备民粹主义反精英的特征外，还带有浓

厚的保守色彩、本土理念和排外特征。与左翼民粹主义关注利益在不同阶层

之间的纵向分配不同，右翼民粹主义更重视利益在不同群体、种族和国家之

间的横向分配，对内排斥少数族裔、非法移民和边缘群体，维护白人群体的

利益诉求；对外逼迫盟友和贸易伙伴对美国让利，打造更有利于美国的国际

经贸和安全新格局。[2] 特朗普通过鼓吹右翼民粹主义，有选择性地将右翼政

治光谱中的多种保守理念嫁接在民粹主义的根茎之上，糅合反干预、反精英、

反移民、反多元文化主义、反自由贸易、反全球主义外交等政策理念，最大

限度地整合并动员了共和党的基本盘，赢得白人蓝领阶层、政治保守派、白

人福音派等“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群体

的大力支持。新政正是特朗普从右翼民粹主义视角出发，为实现“让美国再

次伟大”而开出的“药方”，旨在全方位清除导致美国衰落的“顽瘴痼疾”，

打造有利于美国 MAGA 群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新格局，为维系美国霸权地位

[1]　U.S. Department of War, “Hegseth Says U.S., Philippines Agree on Plan to Reestablish 
Deterrence in Indo-Pacific,” March 28, 2025,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
Article/4138090/hegseth-says-us-philippines-agree-on-plan-to-reestablish-deterrence-in-indo-pac/.

[2]　宫小飞、毕朝辉：《“双向运动”与美国政治和社会分裂的经济根源》，《世界经

济与政治论坛》2022 年第 1期，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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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长期稳固的力量支撑。

（一）刺激美国经济，重振本土制造业

在国内经济治理层面，右翼民粹主义秉持自由放任理念，认为政府对经

济的过度管制诱发经济衰落，主张以减少干预的方式来刺激美国经济，重振

本土制造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的影响下，

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现象严重，出现制造业衰落和制造业岗位减少等一系

列问题，尤其以 MAGA 群体中的白人蓝领阶层受到的就业冲击最大，要求变革

的呼声最高。[1] 面对美国经济出现的问题，秉持右翼理念的特朗普将矛头指

向经济管制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左翼政策主张，指责这些举措增加美国企

业和家庭的成本，抑制经济创新活力，加剧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导致美国

经济的衰落。[2] 特朗普试图通过供给学派和“涓滴经济学”振兴美国经济，

主张发挥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通过放松管制来刺激投资和增加就业。特朗

普不遗余力地推动《大而美法》落地，旨在通过减税、放松管制和削减社会

福利等措施来降低国内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和能源成本，为本土制造业发展创

造低税负环境，把美国打造成“制造业超级大国”，回应白人蓝领阶层“把

制造业和就业带回美国”的利益诉求。

（二）捍卫白人的社会文化地位

在社会文化领域，右翼民粹主义将美国的衰败归因于自由派倡导的多元

文化主义理念，斥责其过度偏袒边缘群体，冲击了白人在美国社会文化参与

中的主导地位，造成美国在价值观层面的衰落。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为

争取少数族裔等边缘群体的支持，自由派精英在美国掀起了一场以 DEI 为目

标的“觉醒运动”，使尊重少数族裔、女性、性少数群体等边缘群体的身份

[1]　宫小飞、袁征：《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实施效果与制约因素》，《国际问题研究》

2023 年第 6期，第 58 页。

[2]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Trump’s Deregulation Effort Has Already Saved Families 
Thousands of Dollars,” March 6,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articles/2025/03/president-
trumps-deregulation-effort-has-already- saved-families-thousands-of-dol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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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求成为一种“政治正确”。[1] 文化观念变迁的同时带来资源分配格局的重

塑，美国逐渐发展出一套基于配额制或定额制的“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使边缘群体在竞赛、教育、就业等领域得到特殊性照顾。[2] 自由

派对边缘群体身份权利的强调和资源分配的倾斜，损害了白人群体的保守价

值观念和优势社会地位，使本就在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受损的白人群体感受到

“反向歧视”，催生了白人群体的身份焦虑和怨恨情绪。[3]

特朗普及右翼民粹派将身份认同作为一种归因机制，把白人群体的身份

焦虑和经济困境归咎于移民、少数族裔等边缘群体，通过排斥“他者”成功

实现对白人群体的政治动员，赢得白人保守派的大力支持。[4] 特朗普在执政

后自然要“投桃报李”，捍卫白人的社会文化地位和利益诉求。移民问题因

兼具社会和经济双重属性而成为特朗普新政的核心议题。特朗普认为，以有

色人种为主体的外来移民进入美国后，不仅会抢夺美国人的就业机会、破坏

美国社会秩序，也会对白人新教徒信奉的美国传统价值观造成冲击。因此，

特朗普通过收紧移民政策 , 减缓移民涌入对美国传统价值观、就业机会及社

会资源的冲击和挤占，维护白人主导的美国社会文化结构。同时，特朗普通

过“反觉醒运动”捍卫基督教保守价值观念、取消自由派在社会资源分配方

面给予边缘群体的特殊性照顾，同样是为了抵御左翼思潮对美国传统价值观

的冲击，消除“觉醒运动”和“肯定性行动”在文化心理及资源分配方面对

白人群体造成的“反向歧视”。

（三）削弱自由派力量

在政治层面，右翼民粹主义秉持反精英、反建制的基本政治主张，斥责“腐

[1]　张业亮：《当前美国的“觉醒”和“反觉醒”运动：缘起、演变和影响》，《美国研究》

2025 年第 1期，第 15-23 页。

[2]　王希：《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与局限性》，《美国研究》2000 年第 2 期，第

44-80 页。

[3]　Jennifer L. Hochschild and Kay Lehman Schlozman, “Donald Trump and the Politics of 
Anxiety and Resentment,”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38, No.6, 2017, pp.1121-1124.

[4]　林红：《困于身份的政治：西方政治极化问题的文化探源》，《天津社会科学》

2021 年第 6期，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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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的精英垄断了本属于人民的政治和经济权力”。[1] 但与左翼民粹主义不同

的是，右翼民粹主义反对的“精英”并非掌握巨额财富的经济精英，而是亲

自由派意识形态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2] 在特朗普看来，华盛顿存在一个

由自由派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官僚机构等深度勾连的“深层政府”，该群

体秉持移民宽容政策、支持多元文化主义、倡导全球主义外交，控制了美国

政治、文化和外交等方方面面，导致美国的衰败，是特朗普新政“革命”和“清

算”的主要对象。

特朗普及右翼民粹派以“民众代言人”自居，誓言“抽干华盛顿的沼泽”，

还政于民，从腐败的自由派精英手中夺回美国的民主制度。特朗普授权政府

效率部裁减不必要的联邦机构和支出，并非仅仅是为了实现预算平衡或提高

政府效率等浅层目标，而是要拆解亲自由派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削弱联邦

政府中的自由派力量，破除损害 MAGA 群体利益的顶层设计，本质上是对美国

联邦政治体系的“政治清洗”。特朗普2.0所裁减的联邦机构是有选择性的，

大多是自由派推行全球主义外交、多元文化主义理念及福利政策的行政载体。

特朗普所谓的“还政于民”，是要把权力从自由派手中夺回，交还给其代表

的保守派群体。

（四）塑造所谓的“公平贸易”关系

在国际经济领域，右翼民粹主义尤其关注利益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

将美国衰落的症结归咎于不公平的国际贸易格局。在特朗普及右翼民粹派看

来，冷战后美国精英长期奉行的自由贸易政策，致使美国在对外贸易往来中

陷入利益受损的境地。特朗普签署的《美国优先贸易政策》备忘录指出，在

自由贸易理念影响下，美国一直对贸易伙伴保持低关税和低贸易壁垒，而美

国的贸易伙伴却对美国商品加征高关税，通过提高市场准入、抑制国内消费、

提供补贴等不公平竞争的方式获得相对于美国企业的竞争优势。[3] 在特朗普

[1]　王栋：《怎么看美国右翼民粹主义》，《求是》2025 年第 17 期，第 72 页。

[2]　Paolo Gerbaudo,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Anti-Elitism, London: Routledge, 2023, pp.64-77.
[3]　“America First Trade Policy,”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20, 2025, https://www.whitehouse.

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america-first-trade-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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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右翼民粹派的叙事中，这种“不公平”的贸易关系使美国出现巨额的贸易

逆差，美国本土制造业企业遭遇外国廉价商品冲击而破产，大批美国工人因

失业而陷入万斯在《乡下人的悲歌》中描述的悲惨境遇，而以中国、墨西哥、

越南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承接了美国的制造业，“抢占”了美国人的就业机

会。共和党 2024 年竞选纲领指出，美国政客通过“不公平”的贸易协定和对

全球化信条的盲目推崇，把美国人的工作和生计出卖给海外出价最高的国家，

侵蚀了美国的经济基础。[1]  

在右翼民粹主义理念的影响下，特朗普试图通过保护性的贸易政策平衡

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为美国企业和工人塑造所谓的“公平竞争”环境，

打造更有利于美国的国际贸易新格局。特朗普试图通过加征关税抬高其他国

家商品进入美国的成本，保护美国本土制造业免受外国廉价商品的冲击，增

加企业离岸生产的成本，从而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达到削减贸易逆差等目的。

同时，特朗普将“对等关税”作为一种谈判策略，胁迫贸易伙伴减少或取消

对美国所谓的“不公平竞争”做法，从而实现所谓的“公平贸易”和国际经

济体系的公平性。[2] 特朗普之所以对钢铁、汽车等产品加征高额的行业关税，

是因为与美国钢铁、汽车等行业相关的白人蓝领阶层受外来产品的冲击最为

严重，要求采取保护性关税的呼声最高，对特朗普的支持力度最大，特朗普

因此实施更加激进的行业关税来回应该群体的利益诉求。

（五）削减霸权护持的成本

在外交领域，右翼民粹主义认为建制派精英奉行的全球主义外交，使美

国付出高昂的成本和代价，侵蚀美国霸权的实力基础。冷战结束后，美国在

全球范围内扮演“世界警察”角色，在海外维持了庞大的驻军和基地网络，

在联盟中承担了较高比例的防务责任，以反恐为名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

[1]　 “2024 GOP Platform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July 8, 2024, https://www.presidency.
ucsb.edu/documents/2024-republican-party-platform.

[2]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Treasury Secretary Scott Bessent Remarks Before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April 23, 2025, 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sb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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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战争，消耗了大量的经济、军事和外交资源。随着霸权实力的相对衰落

和国内问题的持续发酵，美国民众对“霸权负担”过重的不满逐渐累积。

“美国优先”外交理念是右翼民粹派对全球主义外交的反思，旨在削减

霸权护持的成本，以更有利于美国的方式维护美国领导地位。一方面，右翼

民粹主义作为“美国优先”外交的意识形态基础，天然带有强烈的本土主义

倾向，强调国家主权和安全优先于全球主义制度安排，反对美国在海外的过

度扩张和不对称的责任分担。这一理念呼应了 MAGA 群体的认知与诉求，该群

体在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受损，对全球主义外交产生严重质疑，强烈要求美国

政府减少对国际事务的介入，优先解决国内事务和本土安全，推动美国从“世

界的美国”回归到“美国的美国”。特朗普2.0采取的“退群”“减负”“抽身”

等收缩性外交举措，与其第一任期保持高度连贯性，清晰回应了 MAGA 群体要

求减少海外干预的政治诉求。[1] 另一方面，“美国优先”绝非意味着美国要

放弃领导世界的目标，而是要以更有利于美国的方式维护领导地位。特朗普

本人及其幕僚多次强调，“美国要继续领导和管理世界”[2]“美国优先并非

美国独行”[3]。无论是右翼民粹派抑或是传统保守派，均主张使用武力保护

美国国家主权和全球重要利益，但要求美国在使用武力时考虑成本和收益比

例，削减美国霸权护持的成本，在全球权力格局变迁中寻求更符合美国利益

的战略调整。某种程度而言，“美国优先”外交是特朗普在美国霸权相对衰

落的背景下，为削减霸权成本而采取的“选择性霸权”战略，即美国必须领

导世界，但美国资源有限，不应扮演“世界警察”，而应把本土安全置于首位，

把资源集中投放至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印太”和西半球，在这些地区维持有

[1]　徐康宁：《特朗普经济外交政策的历史意识根源及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世界经

济与政治论坛》2025 年第 3期，第 8页。

[2]　Ashley Parker and Michael Scherer, “I Run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April 28, 2025,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5/06/ trump-second-term-comeback/682573/.

[3]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财政部长贝森特、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均在公开场合提及“美

国优先并非美国独行”（America First does not mean America alone），美国要与盟友和伙伴一

道重塑国际安全和经贸秩序。



105

特朗普 2.0 的施政逻辑与对华政策

利于美国的前沿军事部署，让盟友承担更多责任，美国只有在维护重要利益

时方能使用武力。[1]

三、特朗普 2.0 新政的制约因素

特朗普新政虽目标宏大，但充斥诸多内在矛盾，且面临民主党和自由派

掣肘、国内经济形势和基本盘选民反应约束、国际社会抵制等多重障碍，实

施进程面临较大挑战。

（一）充斥诸多内在矛盾

特朗普新政充斥诸多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若处置不当，将进一步反噬

美国经济，加剧美国阶级矛盾和社会撕裂，侵蚀特朗普的执政基础。

第一，削减赤字是特朗普 2.0 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但其减税政策

和新增支出将大幅增加财政赤字。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测算，《大而美法》

的减税政策在未来 10 年将使美国财政收入减少约 4.5 万亿美元，即便抵消了

支出削减所节省的1.1万亿美元开支，联邦赤字仍将净增约3.4万亿美元。[2]

如此巨额的财政赤字无疑将加重美国债务负担，长期以往将拖累美国经济，

诱发新一轮债务危机。《大而美法》引发的赤字之争也导致特朗普与马斯克

这对政治盟友反目成仇。

第二，特朗普的加征关税政策和其推动制造业回流的政策目标之间存在

矛盾。特朗普寄希望于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本土，但其激进的、普遍性的加

征关税举措将抬高美国本土制造业的生产成本，不利于本土制造业的发展。

比如，美国对进口钢铝加征 50% 的关税，对汽车零部件加征 25% 的关税，无

[1]　本文的“选择性霸权”一词借鉴了罗伯特·阿特（Robert Art）对“选择性干预”

战略的概念界定。详见：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2]　U.S.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Estimated Budgetary Effects of Public Law 119-21, to 
Provide for Reconciliation Pursuant to Title II of H. Con. Res. 14, Relative to CBO’ s January 2025 
Baseline,” July 21, 2025, https://www.cbo.gov/publication/61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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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将提升本土汽车制造业的成本，影响汽车产业回流。

第三，特朗普政府削减贸易逆差与其维护美元国际地位的目标相悖，将

加剧所谓的“特里芬难题”。美元作为一种全球货币，须同时满足“流动性需求”

和“币值稳定”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正是因为贸易逆差的存在，大量美元

流向海外，美元才能成为世界货币，美国才得以动员全球资源。[1] 特朗普政

府力图通过激进的关税政策削减美国贸易逆差，势必影响美元的流动性，这

与特朗普维护美元国际地位的目标相悖。[2]

第四，特朗普声称代表美国白人蓝领阶层利益，而《大而美法》“劫贫济富”

的做法无疑将损害该群体的利益，侵蚀特朗普的选民基本盘。过去数十年来，

市场无节制扩张及其带来的金融“掠夺”问题是造成白人蓝领阶层利益受损

的主要原因，特朗普采取的减税、放松管制、削减福利支出等政策，打开了

束缚在资本之上的枷锁，将助推新一轮的市场和资本扩张，拆解保护弱势群

体利益的社会安全网。这种“劫贫济富”的做法损害了包括白人蓝领阶层在

内的美国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加剧美国贫富分化和阶级矛盾。

（二）民主党和自由派掣肘

针对特朗普的保守主义政策，民主党和自由派主要通过阻挠立法、借助

司法和利用州权等方式予以抵制。

民主党在国会两院中团结一致，在参议院表决《大而美法》、特朗普“对

等关税”政策等多项重大议题上均投了反对票，致使表决多次陷入僵局，迫

使特朗普政府不得不依靠副总统兼参议院议长万斯的关键一票来扭转被动局

面。

民主党和自由派还借助司法工具阻挠特朗普政府多项施政。在废除“出

生公民权”议题上，美国 22 个民主党执政州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分别发布全

[1]　张宇燕等：《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与全球秩序的未来——张宇燕教授专访》，《当

代美国评论》2025 年第 2期，第 2页。

[2]　李巍：《霸权的黄昏：特朗普“冲击波”及其应对》，《东南亚研究》2025年第 3期，

第 14-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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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性禁令阻止废除“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生效。尽管联邦最高法院裁决地

区法院法官无权发布全国性禁令，提起诉讼的各州仍以违宪为由暂停执行废

除“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1] 民主党力量通过法律诉讼方式起诉特朗普的

关税政策违法，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先后裁定特朗普援引

IEEPA 加征的关税超出该法授权范围，使其多项关税政策面临被叫停风险。

民主党还利用州权制衡特朗普政府代表的行政权力，阻挠联邦当局驱逐

非法移民。加利福尼亚州是民主党的大本营和非法移民人数最多的州，自然

成为民主党抵制特朗普激进移民政策的前沿阵地。2025 年 6 月，美国联邦执

法人员在洛杉矶逮捕非法移民时引发大规模抗议活动，特朗普政府绕开加州

政府直接部署国民警卫队维护秩序。加州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

对此表示抗议，向联邦地区法院起诉特朗普政府破坏州权的违宪行为。

（三）国内经济形势和基本盘选民反应约束

特朗普对贸易伙伴发动关税战的同时，必须考虑国内经济的承压能力。

2025 年 4月，在特朗普宣布“解放日关税”后，美国金融市场出现严重震荡，

美股指数、美元指数出现断崖式下跌，美国国债遭遇疯狂抛售。在资本市场

剧烈波动的压力下，特朗普政府暂缓实施“对等关税”90 天。同月，特朗普

对华加征 145% 关税的做法同样对美国经济造成反噬，使美国供应链面临中断

风险，迫使特朗普政府主动向中国发起谈判邀约。

特朗普政府还必须关注其基本盘选民对新政举措的反应，这无疑增加了

特朗普施政的观众成本。比如，特朗普打击伊朗、宣布重新援助乌克兰等外

交举措，引发 MAGA 群体的不满与指责。在特朗普政府轰炸伊朗核设施后，

[1]　2025 年 6 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裁决，裁定联邦地区法官无权发布全国性禁令

以阻止联邦政府的行政令。但裁决同时认为，受侵害者可以通过集体诉讼的路径来阻止非法

行政令的侵害，各州也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为本州民众提供救济。这意味着在最高法院就“出

生公民权”问题作出最终裁决之前，22 个发起诉讼的州仍可暂停执行废除“出生公民权”的

行政令，受侵害者可以通过集体诉讼的形式向地区法院发起诉讼。详见：“Trump Adversaries 
See Silver Linings in His ‘Monumental’ Supreme Court Win,” June 27, 2025, https://www.politico.
com/news/2025/06/27/trump-supreme-court-birthright-injunction-loopholes-0043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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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A 运动的代表性人物塔克·卡尔森、班农纷纷质疑轰炸伊朗将使美国卷入

一场不必要的战争，是典型的“战争贩子”行为，是对“美国优先”外交理

念的背离。[1] 面对质疑，万斯被迫出面澄清“特朗普 2.0 优先使用外交手段

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只有在外交手段失效时才会使用武力，且要通过压倒性

军事力量来避免事态长期化”，[2] 以缓解 MAGA 群体对特朗普政府回归全球主

义外交路线的担忧。

（四）国际社会抵制

特朗普 2.0 的关税讹诈政策遭到一些贸易伙伴的有力反制，其通过关税

胁迫贸易伙伴的企图被局部挫败。2025 年 4 月，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滥施高

额关税的做法，中国政府先后出台一系列反制举措，有理有据地回击了美国

关税霸凌行径，最终迫使特朗普暂停对华加征的部分关税，不仅维护了中国

自身正当利益，也揭露了美国关税霸凌的讹诈本质，为其他国家树立了典范。

除中国外，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同样对美国的钢铝关税、移民关税等进

行了程度不一的反制，迫使特朗普政府调整对这些经济体加征的关税。

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同样引起部分国家的抵制。在乌克兰

危机问题上，尽管特朗普曾声称将在短期内解决，并以极限施压的方式胁迫

双方开启谈判，但俄乌并未完全屈从特朗普的压力，打破了特朗普短期内从

乌克兰危机中抽身的设想，促使特朗普政府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以

极端加征关税方式向俄罗斯施压。面对美国在国防支出方面的施压，西班牙

直接拒绝特朗普关于增加国防支出的要求；日本曾一度取消美日外交和防务

“2+2”会谈，拒绝就国防支出问题同美国进行磋商。[3]

[1]　“Tucker Carlson Leads MAGA’s Worried Warriors in Questioning Trump,” July 14, 2025, 
https://www.nbcnews. com/politics/donald-trump/tucker-carlson-maga-trump-rcna217473.

[2]　“How JD Vance Shapes and Sells the ‘Trump Doctrine’ on Foreign Policy,” July 7, 2025, 
https://edition.cnn.com/2025/07/07/politics/jd-vance-iran-foreign-policy.

[3]　“Japan Scraps ‘Two-plus-Two’ Meeting with U.S. over Defense Spending Demand, Report 
Says,” June 21, 2025,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25/06/21/japan/politics/japan-us-two-
plus-two-cance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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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朗普新政视角下的对华政策

在右翼民粹主义理念驱动下，特朗普 2.0 在坚持本土优先的同时推行对

华战略竞争，通过重构中美经贸和供应链关系、强化对华高技术封锁和继续

对华地缘政治围堵等方式确保美国对华权力优势。同时，特朗普政府必须考

虑对华施压给美国自身造成的反噬，争取为对华经贸谈判提供更多筹码。因此，

其对华政策较第一任期展现出更强的灵活性和交易性特征。

（一）坚持本土优先的同时推行对华战略竞争，对华政策更具灵活性

右翼民粹主义天然的本土主义倾向，决定了特朗普 2.0 在聚焦国内事务

和本土安全的同时继续推行对华战略竞争。右翼民粹主义的本土主义倾向要

求美国减少海外干预，集中资源处理国内事务。从特朗普 2.0 的施政重点来

看，美国的优先事项是要刺激国内经济，捍卫传统价值观，应对“移民危机”，

同时加强本土防御，保护美国边境安全。但是，本土优先并非意味着美国将

改变或弱化对华战略竞争。右翼民粹主义因其本土主义倾向尤其关注利益在

不同国家之间的横向分配，要求改变中美在国际经贸格局中所谓的“收益不

对等”局面。受此种理念影响，特朗普把中国视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主

要外部挑战，污称中国是在牺牲美国利益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把美国国内问

题的症结部分归咎于中国。因此，特朗普 2.0 在聚焦国内事务和本土安全的

同时，继续推行对华战略竞争。美国国防部将威慑中国和保卫美国本土安全

并列为2025年国防战略的优先事项，表明美国不会改变对华战略竞争的基调。

特朗普政府坚持本土优先，其在推行对华战略竞争的同时不得不考虑国

内承压能力，在稀土供应、芬太尼禁毒合作、农产品贸易等特定议题上寻求

中国配合，这也使其对华政策较第一任期呈现较大的灵活性。一方面，为逼

迫中国对美让利，特朗普政府在经贸和供应链等领域对中国施加重压，这在

2025 年 4 月美国对华多轮次疯狂加征关税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特

朗普政府必须考虑对华施压给美国经济造成的反噬，避免由此引发的中国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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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影响美国经济稳定和供应链安全，侵蚀特朗普的执政基础。自 2025 年 5 月

以来，特朗普政府在对华施压的同时，时而释放对华缓和信号，在对华经贸

谈判、芯片出口管制、TikTok封禁、稀土供应链等议题上间或展示出灵活姿态。

此种表现是特朗普政府为缓解国内经济压力、保障关键供应链稳定以及争取

对华后续谈判空间的策略性手段，不会改变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总体方向。

一旦特朗普政府腾出手来，就会继续对华全方面施压。

（二）重构中美经贸和供应链关系，逐步减少对华依赖

经贸和供应链是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核心议题。特朗普及右翼民粹

派认为，中国通过政府补贴、倾销过剩产能、宽松的劳工和环境政策等“不

公平竞争”的贸易政策，获得相对于美国的竞争优势，导致全球制造环节过

度集中在中国，损害美国制造业和工人的利益，造成美国对华贸易的巨额逆

差，致使美国在供应链领域高度依赖中国。[1] 因此，特朗普政府通过加征关

税、设置非关税壁垒等手段谋求中美经贸关系“再平衡”，以实现削减对华

贸易逆差、推动中国对美进一步开放市场和减少对华供应链依赖等多重目标。

2025 年 4 月 , 贝森特在国际金融研究所发表演讲时指出：“中美实现经贸关

系‘再平衡’尤为必要，中国应减少对出口的过度依赖，美国则需要加强本

土制造业。”[2] 可见，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出于平衡中美

经贸关系的长期考量。美国在2025年4月对华关税施压中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将在关税豁免期结束后继续通过胁迫式手段谋求中美经贸关系“再平衡”。

但特朗普政府显然已经意识到，激进的对华关税政策将反噬美国经济，

美国短期内难以彻底摆脱对华供应链依赖，其下一步将根据国内经济的承压

能力来调整对华施压节奏，采取分类征税、联合盟伴和非关税性措施等渐进

方式来重构中美经贸和供应链关系。在分类征税方面，为避免激进关税政策

对美国经济的冲击和引发中国强有力反制，特朗普政府继续暂缓实施“对等

[1]　宫小飞：《逻辑谬误：美国供应链政策安全化的叙事建构》，《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4 年第 5期，第 13-15 页。

[2]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Treasury Secretary Scott Bessent Remarks Before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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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通过加征更多行业关税削弱中国输美产品的竞争优势，削减对华贸

易逆差。在联合盟伴方面，特朗普将延续拜登政府做法，将关键供应链嵌入

美国主导的盟伴体系网络中，减少美国对华供应链依赖，削弱中国利用供应

链优势实施对美反制的能力。尤其是在稀土供应链方面，美国正在加强与盟

伴的合作，企图构建独立于中国的全球稀土供应链网络，挤压中国的全球稀

土市场份额。[1]同时，美国将原产地规则条款嵌入美国与盟伴的贸易协议之中，

限制中国借道第三方向美国转运商品。美国要求越南、印度尼西亚等贸易伙

伴加强原产地规则监管，对转运产品加征高额关税，防止中国利用美国给予

第三方的优惠关税获益。此外，美国通过非关税性限制举措削弱中国在关键

供应链领域中的地位。2025 年 4 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对中国海事、

物流及造船业 301 调查措施，拟分阶段对中国企业拥有或经营的船舶、中国

籍船舶及中国造船舶加收港口服务费。[2] 此举将削弱中国在远洋物流和造船

业等领域的优势地位，抬高中国制造业产品的运输成本。

（三）加强对华高技术封锁，维护美国技术优势

特朗普及右翼民粹派污称中国通过操控对美投资、强制技术转移、人文

交流等方式获取美国先进技术、知识产权以及在战略产业领域的对美优势，

挑战美国的技术霸权。[3] 为确保美国的技术优势，特朗普第二任期将延续拜

登政府时期的“小院高墙”战略，多管齐下加强对华高技术封锁。第一，继

续强化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力度。自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美国商务部工业

与安全局不仅将更多的中国高技术企业和机构列入“实体清单”，还计划实

施所谓“穿透性规则”，将与受制裁清单内实体存在 50% 及以上股权关联的

[1]　张文静：《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的稀土政策》，《当代美国评论》2025年第3期，

第 112 页。

[2]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 Section 301 Action on China’s 
Targeting of the Maritime, Logistics, and Shipbuilding Sectors for Dominance,” April 17, 2025, 
https://ustr.gov/about/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5/april/ustr- section-301-action-
chinas-targeting-maritime-logistics-and-shipbuilding-sectors-dominance.

[3]　The White House, “America First Investment Policy,” February 21, 2025, https://www.
whitehouse.gov/ presidential-actions/2025/02/america-first-investment-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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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自动列为管制对象。[1] 第二，收紧投资审查机制，阻断因投资产生的对

华高技术转移。2025 年 2 月，特朗普签署《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备忘录，在

鼓励美国盟伴对美技术投资的同时，授权外国投资委员会严格审查中国实体

对美关键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和敏感领域的投资和收购，严格限制美国在半

导体、人工智能、量子、生物技术等领域以及所谓受中国军民融合战略影响

领域的对华投资。[2] 第三，收紧中美人文交流，限制关键技术领域的中国留

学生赴美学习。2025 年 5 月，美国国务院发布公告，宣称将吊销与中国共产

党有联系或在关键领域学习的在美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加强对来自中国大陆

和香港地区签证申请的审查。[3]

（四）在地缘政治领域继续对华施压，展现较强交易性

在地缘政治领域，特朗普政府将继续推进“联盟制华”战略，在涉华关

键议题上继续对华施压，但将展现较强的交易性。

在联盟制华方面，特朗普 2.0 在加强对华军事威慑的同时，将推动盟友

在遏制中国方面承担更多责任。[4] 一方面，出于对华战略竞争的需要，特朗

普 2.0 将继续推进“印太战略”，有选择性地延续 QUAD、美日韩等小多边安

全机制，加强对华军事威慑和前沿军事部署。另一方面，为减少美国的资源

投入、回应国内 MAGA 群体的政治诉求，特朗普 2.0 将通过渲染所谓“中国威

胁论”，增加地区国家的恐慌和不安全感，通过重申对亚太盟友的安全承诺，

推动地区盟友在遏制中国上承担更多防务责任。2025 年 5 月，美国国防部长

赫格塞斯在第 22 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呼吁亚

[1]　根据 2025 年 10 月中美吉隆坡经贸磋商达成的联合安排，美国暂停实施其 9月 29 日

公布的出口管制 50% 穿透性规则一年。

[2]　The White House, “America First Investment Policy,” February 21, 2025, https://www.
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2/america-first-investment-policy/.

[3]　U.S. Department of State, “New Visa Policies Put America First, Not China,” May 28, 
2025, https://www.state.gov/releases/office-of-the-spokesperson/2025/05/new-visa-policies-put-
america-first-not-china/.

[4]　袁征、陈桂芸：《特朗普2.0版联盟战略与美国联盟体系的嬗变》，《国际安全研究》

2025 年第 2期，第 1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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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国家增加国防开支，效仿北约将 GDP 的 5% 用于国防开支，称“随着地区盟

友分担责任，美国将更加关注印太地区”。[1]这充分展现了美国既想遏制中国，

又不愿投入更多资源的矛盾心态，以及美国通过提供安全承诺换取盟友在遏

华方面承担更多责任的交易性策略。

在涉华关键议题上，特朗普政府可能利用台海、南海、东海等议题继续

对华施压，以此作为筹码迫使中国在经贸议题上作出让步。一方面，特朗普

政府推崇“以实力求和平”，通过对台勾连、同日、菲军事合作等方式加强

对华军事威慑。自特朗普 2.0 以来，鲁比奥、赫格塞斯等多次强调协防台湾

的重要性，美国国务院官网删除“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表述；美国加快在菲

律宾部署“堤丰”中程导弹系统等军事装备，还公开支持菲律宾在南海挑衅

滋事，派出军机军舰为菲律宾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挑衅行动“撑腰打气”。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秉承“美国优先”原则，强调以现实收益作为衡量外

交政策的主要标尺，与中国爆发冲突不符合“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施政目标

及右翼保守派的诉求。特朗普 2.0 对台湾、南海等议题关注度相对较低，特

朗普本人极少就台湾和南海等议题发表正式观点，可见特朗普施政重点仍在

国内事务和经贸议题之上。当美国对华经贸谈判遇阻时，特朗普极有可能将

安全领域对华施压作为对华经贸谈判的“交易工具”，视对华经贸谈判的情

况调整在安全领域对华施压的节奏。[2]

五、结语

特朗普新政根植于美国深层次经济、政治和社会现实，反映了美国制造

[1]　U.S. Department of War, “Remarks by Secretary of Defense Pete Hegseth at the 2025 Shangri-
La Dialogue in Singapore (As Delivered),” May 31, 2025, https://www.war.gov/News/Speeches/Speech/
Article/4202494/ remarks-by-secretary-of-defense-pete-hegseth-at-the-2025-shangri-la-dialogue-in/.

[2]　王栋、马涛：《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竞争战略前瞻》，《国际安全研究》2025年第2期，

第 36-37 页。



114

《国际问题研究》2025 年第 5 期

业衰落的结构性困境、白人对自身社会文化地位的极度焦虑以及美国对霸权

衰落的深度担忧。特朗普尝试用右翼民粹主义新政疗治全球主义和多元文化

理念给美国带来的“创伤”：对内通过收紧移民政策、捍卫传统价值、削弱

自由派力量等方式排斥外来移民和边缘群体，维护白人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地

位，重塑利益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对外通过关税讹诈、退出外交、胁迫

外交等“美国优先”举措迫使其他国家对美国让利，打造更有利于美国的国

际经贸和安全新格局，重塑利益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实现“让美国再次

伟大”的战略目标。

然而，由于特朗普本人及美国政治制度的局限性，特朗普未能也不可能

触及造成美国衰落和极化的根源性问题——掌握巨额财富的资本集团与日益

贫困的中下层民众之间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特朗普通过鼓吹身份政治和

凸显民族矛盾的方式来掩盖和转移国内尖锐的阶级矛盾，把矛头指向外来移

民、边缘群体和其他国家，这种转嫁危机的做法非但不能“让美国再次伟大”，

反而将加剧美国的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加速美国的衰落进程。2025年 9月，

美国保守派政治活动家、特朗普政治盟友查理·柯克（Charlie Kirk）在为

保守理念辩护时遇刺身亡的悲剧事件，以及 10—11 月联邦政府因两党对立而

陷入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停摆危机，足见特朗普保守新政对美国国家

共识的撕裂程度之深。

特朗普新政不仅反噬美国自身，也对中美关系和战后国际秩序产生结构

性影响。在“美国优先”理念的驱动下，特朗普 2.0 在经贸和供应链领域集

中对华施压，在高技术和地缘政治领域围堵中国，对中美关系稳定造成新一

轮冲击。长此以往，中美经贸依存关系面临重构风险，两国在关键领域的“脱

钩”进程将加速。特朗普2.0激进的关税政策破坏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对开放合作的国际经贸格局造成颠覆式冲击；其“美国优先”的自利本质和

胁迫式外交，不仅加剧美国与盟友关系的疏离态势，还扩大了全球公共产品

的供给赤字，对战后国际秩序赖以维系的国家主权、规则规范、正义责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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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则造成系统性侵蚀。[1]

危机中蕴藏着转机。特朗普新政对华危害颇深，但在中美激烈交锋之后，

特朗普政府已清楚认识到，激进的对华关税政策给美国经济带来灾难性影响，

美国无法承受对华“脱钩”的沉重代价，通过极限施压威逼中国屈服的企图

不可能得逞，这为中美在战略稳定、经贸、禁毒等领域的对话合作提供了潜

在空间。2025 年 10 月，中美元首釜山会晤和中美经贸团队通过吉隆坡磋商

达成的成果共识，释放了中美加强战略沟通对话的积极信号。同时，面对特

朗普的关税霸凌，国际社会仍保持着足够的理性和克制，绝大多数国家仍致

力于维护多边合作与开放包容的全球秩序。为此，中国应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道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

【责任编辑：王玉莹】

[1]　戚凯：《特朗普主义与全球秩序的危机》，《东南亚研究》2025年第 4期，第 12页。


